
海隅弦歌：清代定海书院的“双轨”往事
——从景行到蓬山，一座海岛的文教薪火

□吴琦玥 余全介

清嘉庆五年（1800），定海知县宋如林站
在马岙大涂面新垦的田埂上，望着 2000 余
亩官田，心中盘算的并非秋收粮赋，而是如
何让海岛士子有书可读。他倡设的“景行书
院”，由此成为定海本岛第一所官办书院。
每月两试，额定生员 40 名，专攻科举，堪称

“精英摇篮”。
半个多世纪后，太平天国战火燃遍江南。

一位严州贡生洪自含避乱来到岱山。他没有
想到，自己将与本地乡绅邬兆权、方炳泰等人
一起，在这座离岛上白手起家，创办了“蓬山
书院”。没有官田拨款，就靠士民捐资；没有固
定名额，就敞开招生；盐务年捐 600 元，却撑
起了海岛学子的读书梦。

两所书院，一官一民，一本岛一离岛，相
隔百里波涛，却共同编织出一张覆盖清代定
海的教育之网。官办的景行书院提供制度化
的科举训练，民办的蓬山书院则为官方力量
难以触及的边缘岛屿输送文化滋养。它们互
不隶属，却彼此呼应；资源迥异，却功能互补。
本文依据《定海厅志》，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

“双轨”往事。

海岛环境与清代定海书院的
生成基础

书院，作为清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教学体系的构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
深植根于所在区域的自然禀赋、政治格局、经
济基础与文化积淀之中。

舟山由 2085 个岛屿共同组成。定海是本
岛，也是众多岛屿中最大的。其地处舟山群岛
核心区域，东临东海，西接宁波府，扼钱塘江
与长江入海口之要冲，素有“海疆咽喉”之称。
这种独特的地理区位，决定了书院教育的功
能导向与发展路径：既承担着海疆防御的军
事功能，也承载着海上贸易、渔业生产与对外
交流的经济文化功能。这两大功能对人才培
养提出了特定需求，成为书院教学体系构建
的重要导向。

在政治上，清廷海疆治理与文教政策主
导着书院发展。清初海禁使书院一度停滞，康
雍以后，政策松动，清廷将书院纳入海疆治理
体系，既推行儒家正统教化，又允许结合海疆
实际调整教学，为实用内容融入提供了政策
支撑。经济上，定海展复后，渔业与海上贸易
成为支柱，经济繁荣为书院提供了经费与生
源保障。海岛经济模式催生了对实用人才的
需求，推动书院融入算学、海洋常识等内容，
打破了重科举轻实用的传统。文化上，定海传
承着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又培育出
坚韧爱国、兼容并蓄的海疆人文精神，地方文
化资源进一步丰富了教学素材。社会上，人口
增长与阶层流动催生多元教育需求，书院兼
顾绅士子弟科举应试与普通民众实用学习，
形成独特教学格局。这些要素相互交织，为定

海书院教学体系构建奠定基础，也为“官办—
民办”双轨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官田撑起的“精英摇篮”

清代定海的书院中，景行书院是最具代
表性的官办书院。景行书院的名字，取自《诗
经·小雅·车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寓意
仰慕崇高德行。嘉庆五年，知县宋如林在马岙
大涂面垦得官田 2200 余亩，将田租收入专门
拨充书院经费，主要用于发放膏火，膏火就成
为清代书院给学生的生活津贴。这在当时是
极为稳定且制度化的保障。

书院虽已得名，院舍却尚未建成，师生们
便暂借义学的几间旧屋，书声已然琅琅响起。
稳定之后，书院设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内肄
业生员 8 名、童生 12 名，外肄业生员 8 名、童
生 12 名，共计 40 个固定名额。每月朔、望两
次课考，山长由官方聘任并考核。这套体系，
天然地指向科举精英培养，这在当时为定海
本岛及周边士子提供应试训练。

清代定海的地理格局，决定了这样的官
办书院只能设在厅治所在地，即今定海城区。
本岛尚且有官学支撑，但岱山等离岛，却处于
官方资源难以覆盖的边缘地带。处于岱山的
学生该如何获得教育教学，蓬山书院给出了
答案。

盐商与贡生托起的“民间学堂”

咸丰年间（约 1860 年代），太平天国运动
波及江南，江浙士人纷纷避乱海岛。严州遂安
贡生洪自含来到岱山，与本地乡贤邬兆权、方
炳泰、王敬所等人商议：“扶持风化，振兴文
教，不可无书院。”于是，蓬山书院在战火的夹
缝中艰难诞生。蓬山之名，远追南宋咸淳年间
岱山书院之遗风，寄托着接续文脉的愿望。

书院创办之初，没有官田，没有拨款。士
民捐资，建成明楼五楹等主体建筑。光绪十一
年，督办岱山委员翟国栋在盐务内捐资建造
同文塾舍，并于岱盐廒名下每年捐洋 600 元，
用于延聘山长、购置图书、增加膏火。

与景行书院不同，蓬山书院不设固定生
员名额。据《岱山镇志》记载，膏火发放名单
上列有秀才 30 名、童生 10 名，但实际就学
人数往往超出这一范围。招生开放，管理灵
活，山长由乡绅自主聘任，课考亦由山长评
阅。更值得一提的是，每月评阅中，文章优秀
者生员奖至五名、第一名奖制钱一千文，童生
奖至八名——这对贫困学子是极大的激励。

与景行书院不同的是，蓬山书院走出了
一条“自下而上”的民间自主供给道路。同时
蓬山书院也由此成为岱山的教育中心，是当
年岱山的最高学府。岱山本岛和附近岛屿的
学子，“担簦来此深造”。四部丛刊、二十四史
等藏书，让这座海岛书院拥有了不输内陆的

学术底气。

本岛与离岛：双轨互动机制

如果把清代定海的教育资源配置看作一
个整体系统，那么景行书院与蓬山书院之间，
并非简单的“中心辐射边缘”，而是双向的资
源调动与需求反馈。

从中心到边缘，景行书院输出的不只是
物质资源，更是教学标准。其山长多为外来名
流，由官方命题阅卷审定，这一套制度化的考
核体系，实际上为周边书院提供了可参照的
范本。《岱山镇志》记载，蓬山书院聘任山长
时，就曾参照景行书院的考核标准。

从边缘到中心，蓬山书院的办学实践证
明：在官方资源难以覆盖的离岛，乡绅自治型
的书院能够形成有效的基层教育。它所培养
的优秀生源，部分曾赴景行书院深造，形成人
才输送通道。更重要的是，蓬山书院的灵活招
生、实用导向、民间募资等经验，为定海整体
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景行书院和蓬山书院两类书院类型的
发展，体现显性与隐性教育的产出，形成了
书院教育成效的双重框架。显性教育产出主
要为科举功名获取数量，这是传统教育研究
中最易量化的指标；而隐性教育产出则涵盖
基层识字率的提高、地方实用人才的培养、
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文教风气的形成等难
以精确量化但对地方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
教育效果。这种互动的实质，是海岛教育体
系在不同层级之间保持弹性和适应性的内
在机制。

实力与文脉：两种书院的两种
答卷

景行书院和蓬山书院的发展，代表着显
性与隐性教育的产出，形成了书院教育成效
的双重框架。显性教育产出主要为科举功名
获取数量，这是传统教育研究中最易量化的
指标；而隐性教育产出则涵盖基层识字率的
提高、地方实用人才的培养、地方文化认同的
建构、文教风气的形成等难以精确量化但对
地方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效果。

在办学实力与培养人才方面，景行书院
更胜一筹。制度化的培养、稳定的膏火保障，
更有利于科举人才的批量产出。从现有文献
看，景行书院走出了沈熙廷等进士出身；而蓬
山书院生徒直接考取较高功名者相对较少，
宣统拔贡汤浚是其突出代表。

在文脉传承方面，蓬山书院则发挥着独
特价值。它为教育力量难以抵达的边缘岛屿
提供了持续的文化滋养，让更多农家子弟获
得受教育的机会，塑造了“海宇文风”的地方
传统。使得舟山的文脉薪火得以传承。那些在
风浪中坚持求学的离岛子弟，或许正是蓬山

书院最骄傲的产出代表。
若将定海的教育资源配置视为一个整体

系统，景行书院与蓬山书院的互动就不是单
方向的“中心辐射边缘”，而是双向的资源调
动与需求反馈。从中心到边缘的传递方向上，
景行书院输出的不仅是物质资源，更包括教
学标准和知识体系。《岱山镇志》就有记载，蓬
山书院山长聘任曾参照景行书院的考核标
准。从边缘到中心的反馈方向上，蓬山书院的
办学实践为定海提供了另一种教育供给的可
能性：在官方资源难以覆盖的离岛，乡绅自治
型的书院能够形成有效的基层教育，其办学
经验、管理模式乃至所培养的人才，也为定海
整体的教育发展贡献了不可替代的力量。

一张试卷，两种答案。一显一隐，一官一
民，共同构成了海岛教育体系的完整图景。

余音：双轨制度的百年延续

1901 年，清廷下令书院改设学堂。定海
的书院也因此走向终结。书院的实体消散了，
但双轨互动的精神并未湮灭。景行书院和蓬
山书院都在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如何确保这
样一个资源有限，处在中心边缘的海岛能维
持文教之火的薪传。

回望清代先贤在定海与岱山之间的双轨
实践，其启示不在于复古书院，而在于承认一
个朴素事实：在一个由中心与边缘构成的海
岛生态中，不可能只有一种教育供给方式。景
行书院的制度化的精英培养，以稳定的中心
资源托举人才上限。蓬山书院自组织的基层
文教，以灵活的民间力量守住离岛底线。两者
相辅相成，分层协同，共同承担起舟山教育的
重任。

景行模式的当代化身，可以是政府主导
的标准化、高质量核心校，保障底线公平与人
才竞争力蓬山模式的现代转译，则应是鼓励
离岛发展小微优质教育单元，不求大而全，而
重在地化、灵活化、社群化，通过政策引导社
会组织、企业、校友网络参与办学，而非凡事
等财政。

转眼现在的舟山可以在离岛尝试一种
“中心点+海岛教学点”的教育模式，本岛的
重点学校负责出课程、培训老师、通过直播或
录播把优质课送到离岛，发挥中心的制度优
势；而离岛则保留小而灵活的教学点，不硬套
本岛的课时和教材，可以教一些乡土知识、舟
山特有的海洋文化，守住海岛的读书种子，传
扬海岛的独特文化。这样的模式既能维持舟
山学子的教育，又在一定程度上把舟山独有
的海洋文化价值进一步的传承。

书院的匾额早已斑驳，但先贤在定海本
岛与岱山之间创办的官办与民办书院，展现
的双轨智慧，仍能为今日的海岛教育均衡，提
供一份跨越百年的启示。

作者单位为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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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山，唐时称为岣山，宋元时名朐山，是
舟山群岛中面积较大的岛屿之一。现今的舟
山群岛中，多数岛屿因岛岛相连而扩大数倍，
但衢山岛在历史地理演变中，岛形基本没有大
的改变。衢山岛是舟山群岛中历史文化沉演比
较深厚的岛屿，曾因在孙家山出土大量新石器
时期文物，皇坟基出土唐代开成年间的墓志
铭，以及双子山出土元代铜权等文物而出名。

2013 年衢山镇《衢山镇志》出版之前的
编撰阶段，大衢中学楼大赉老师复印过来一
本名为《衢山残资》的手稿，手稿短短五千余
字，但非常有历史价值和意义。在 2024 年，浙
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召开舟山地方志整
理的座谈会，笔者提出能否将《衢山残资》纳
入整理范围。现市委、政协领导非常重视地方
文献整理，市文史馆将此志被纳入整理校点
范围，由文史功底深厚的石一民教授负责整
理校点。此手稿最后有《衢山升粮记》一文，虽
仅 千 余 字 ，但 全 面 地 记 载 了 清 光 绪 四 年

（1878）衢山岛开禁升粮之前，自康熙时期至
同治十年（1871）7 次升粮不成的曲折经过，
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据说此手稿本出现于 1968 年，几经周
折被符法根先生收藏，之后又由刘文根先生
收藏。此稿本原散页，符法根先生加了张封
面，封面上题写了“衢山残资”四字书名和他
的名字。手稿本内每页写有页码，还有少许几
个简体字加注于手稿的繁体字旁，根据内容
来看，页码顺序有错乱的情况，个别繁体字旁
加注的简体和个别条目，显然非作者所加，应
是在流传过程中后人所加。因手稿未署书名
和撰者，好多条目内容空着未充入，可见其只
是草本，处于资料搜集积累阶段。从编撰地方
志的命名来说，此手稿本应名为《衢山志》，或
以《衢山志稿》（以下称《志稿》）更为妥当。其
所记最晚的时间是民国七年（1918）。《志稿》
中多次提到“旧志”和《光绪志》，从其相关内
容及残存的篇目来看，此“旧志”指的是《光绪
志》，即光绪《定海厅志》；值得注意的是，手
稿中未见明确引载民国十三年（1924）成书
的《定海县志》内容。由此判断《志稿》很可能

成稿于民国七年至十三年（1918—1924）间。

用排除法确定《志稿》撰者为
乐声和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开海禁，二
十六年（1687）设立定海县。诸岛相继开禁之
后，衢山岛一直封禁。清光绪四年，衢山岛开
禁，自此衢山岛和百姓纳入政府管理。由此开
始，岛上居民有了户籍，需要向政府纳粮，有
文化的读书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衢山岛文
化上有声望的人士屈指可数，自衢山开始开
禁，到科举废止，衢山岛共出了二名秀才，一
是乐声和（1880—1945），又名乐兆麟，字子
清，岛斗南大岙人。二是唐穆卿，衢山皇坟基
人。衢山田厂人陈松成，也就是观音山下寺洪
因寺的当家师广达和尚，在岛上也算是比较
有文化，且多与文化人有互动交流，其主要文
化贡献是保存《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作
过一篇介绍衢山地名的《衢山路引歌》留传下

来，没有听说编写地方志的经历。
唐穆卿家族是定海马岙家迁衢支脉，于

民国元年（1912）和十一年（1922），两次当选
定海县议会议员，其在衢山的上一辈比较出
名的是唐其昂，据说做过宁波府的武将。唐穆
卿虽是秀才，但在衢山并没有文化方面的建
树。《志稿》末有一则撰者手记云：“唐其昂公
可以列传，其历史不详，须俟穆卿回来再说。”
从中知道《志稿》的撰者应是一位生活在民国
初年，与唐穆卿相熟，并深谙衢山历史掌故的
一位本地人士。熟悉衢山本地风土人情的知
道，此志撰者别无他人，仅乐声和先生也。

乐声和的编志经历更是此稿
本撰作者的理由

乐声和曾参与民国《岱山镇志》的撰编，
《岱山镇志》卷首题名“参校人”一栏中有
“乐声和子清”，即其人。民国十三年刊《定
海县志》卷首题名亦提到乐声和曾为此前民

国十年所修《定海县续志》《定海县新志》等
未刊志稿的采访人员。从上述乐声和的生平
经历来看，《志稿》出自其手更加没有异议。
手稿的田赋、盐课两篇有目无文，仅书“查
档案”三字，推测是在民国十三年《定海县
志》出版发行之后，撰作者觉得衢山一些重
要的事项已编入县志，无大必要和机会出版
岛志而搁置。

《衢山镇志》记载：“乐声和擅长书法，衢
山岛上寺院宫庙匾额、楹联及殷绅祖堂堂号、
寿墓碑等大字大多出自其手笔，且爱好收藏
书画作品及古铜钿。”为此，笔者对目前存留
在桂花园东岳宫戏台两边石柱上乐声和所撰
并书的楹联、宋朝宫（普济寺）匾额文字，与稿
本文字进行对比，因稿本用钢笔及少数几个
用细小毛笔书写，钢笔作为硬笔，其字形的丰
满度不一致，但其字形毛法的相似性，还是可
以来印证《志稿》确为乐声和所撰书写。

笔者收藏的雍正《宁波府志》
原为乐声和珍藏

根据《志稿》收藏者回忆，该手稿出现于
1968 年。据《衢山镇志》记载，民国十三年

（1924）前后，乐声和任第十区（衢山）第一保
保董、定海县沙灶地垦放分局评议员，民国二
十三年（1934）当选为定海县参议员。民国二
十七年（1938），任衢一乡乡长，兼任老渔商
公所、莱东渔业公所董事，开设鱼货加工厂和

“乐乾泰”号小商店。岱山汤濬言：“乐系前清
秀才，向来杜门读书，终岁足不入城市，凡在
定邑人士，无不知为循谨长者。”可知其任保
长和所经营的资本身份。笔者收藏有清雍正
曹秉仁编修的《宁波府志》，封面有“蓬莱樂氏
涵春廬珍藏”的藏书印，为乐声和先生生前参
考的地方志书，与点校的稿本属同属乐声和
先生的流散之物。

2013 年《衢山镇志》出版之前，衢山岛历
史上从未有过志书刊印，故民国初年草成的

《志稿》虽只言片语，亦属珍贵的地方文献。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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